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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风

沿 着红色足迹前行

在鱼米水乡济宁市鱼台县，乡村振兴的美
景尽收眼底。《文化周末》“沿着红色足迹前行”
专栏记者的此站，来到了位于清河镇政府驻地
东偏北方向的袁家村。

袁家村地理位置优越，位于鱼台、金乡、微
山、任城四地交界处，有304余户人家，人口
1300余人，土地2800余亩，主要种植小麦、水
稻、杞柳。在那个烽火年代，这里发生了很多
可歌可泣的故事。

袁家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门楣悬挂着
“革命圣地袁家”，有两幅楹联：“发扬革命传统
争取更大光荣”“践行群众路线 服务广大百
姓”。

“袁家村解放初期人口不足200人，却是
鱼台县及该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
党革命精神较早的村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革命战争年代，
袁家村有28人投身党的事业，2人壮烈牺牲。”
在袁家村爱国主义教育展展厅内，袁家村党支
部书记袁玉安说，由于全村人坚决跟着中国共
产党，义无反顾干革命，曾遭到日本人、国民党
反动派和地方反动势力杆子会等疯狂报复。
敌人先后4次火烧袁家村。尽管如此，乡亲们
毫不畏惧，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树立
起一座远近闻名的革命村的丰碑。

抗战时期，鱼台县只有当时的县城驻地鱼
城有一所小学，各村上学的人数寥寥无几。为
让更多穷苦百姓学到文化知识，改变贫困、愚
昧的面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下，袁家
村成立了袁家小学。名义上是“日伪小学”，实
际上则是“抗日小学”。

建校之初，袁家小学得到了全村百姓的鼎
力相助。袁云端的夫人袁程氏，就是其中的一
位。袁老太身为大户人家，思想十分的开通，
在村里德高望重。1920年，她献宅为袁家小
学作校址；1929 年小学扩建，她又献地18亩。
此外，还在学校义务当炊事员，并为师生缝补
衣服。1945年3月，全体村民共同为她修了纪
念碑一座，赞扬她“慨以私宅，兴筑学校”，碑文
为“女界明达”。此碑至今立于校内，碑文介绍
了袁老太太慷慨解囊、捐出土地、建设学校的
事迹。

学校建成后，方圆几十里来此住校求学的
学生，多达数百人，共开了四个班。教师都是
中国共产党派来的党员和联络员，没有报酬，
有十几个人。

“当时袁家小学的校长是袁玉如，袁家小
学就是他一手操办的。1920年，他和袁云峦、

袁良儒、袁良相等积极运筹，借用民房创办袁
家小学。袁良相献出了一块宅基地，村民献出
了建房的材料，义务出人力盖校舍。”1929年，
他们和本地封建势力作斗争，扒掉桃花寺和破
庙，扩建袁家小学。学生们为袁玉如立的“袁
先生玉如热心兴学纪念碑”，至今立于校内。
碑文的内容是：“齿德俱备莘莘青年托庇荫，学
行兼优济济英俊受裁成”。

袁家小学建成后，学校也就成了抗战的联
络站，当时的中共党员就发展到28名。时任
县委书记的王振扬，就是以教师身份作掩护
的。资料记载：“王振扬，1916年12月出生，别
名王恒德、李振扬，山东单县人。1935年参加
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在袁家
小学任教，以教师身份从事党的工作，在各地
组织抗日民主政府，打击日寇，严惩汉奸，做好
分化、瓦解敌军的工作。利用学校作掩护，他
们在学校的院子里，挖地道，秘密办地下印刷
厂，印制了大量的抗日书籍、文件及宣传材料，
到处散发，令敌人胆战心惊”。

“袁家小学就是我们党的联络总站，各地
的联络员源源不断地把情报送到这里，然后再
统一送到部队的手中，为抗战胜利，起到了极
大的作用。”袁玉安说，村民都知道实际情况，
却依然在困苦的条件下支持党的工作，这就是
袁家村的光荣革命传统。

有一天，几名党员在外出活动时，与一伙
日本兵遭遇了。他们分头转移，王振扬到了袁
家村，日本兵紧随其后追了过来。恰遇村里有
一大户人家正在办丧事，场面非常隆重，王振
扬急忙躲进丧屋里。村里人大多都认识他，他
的身份大家也都心知肚明。这家人急忙拿了
孝衣给王振扬穿上，让他披麻戴孝混入其中，
淹没在一片哭声里。日本兵气势汹汹，端着刺
刀冲了进来，村民们没有一个乱说的，一口咬
定没有生人进来，日本兵看着满屋穿孝衣的村
民，无奈只好作罢。

直到去世前，享受农业部正部级待遇的王
振扬，提起此事，仍感慨地说：“袁家村没有坏
人，当时倘若有一个‘有心眼’的，我也活不到
今天。”

另一个活跃在袁家村的人物名叫朱兴
堂。1907年12月出生，鱼台县唐马朱庄村人，
初中文化，1938年5月参加革命并入党，时任
鱼台县委宣传部长。

朱兴堂以卖香油作掩护，组织部长杨汝岱
则以书挑子作掩护。他们走街穿巷，到处收集
敌军的情报，然后交由王振扬负责送出。与别

人不同的是，别人卖香油2元钱一斤，他却卖
20块钱一斤，往往转上一天，还是一点不少的
担回来。

有个同行感到很奇怪，想套一套朱兴堂的
来路。各处各地，凡生意场上，同行间都有行
话。那人用行话问：“老兄，你卖香油，吃的谁
的饭？”朱兴堂不懂行话，直接答道：“吃的我的
饭，还能吃谁的饭？”那人面露疑色。朱兴堂看
到那人形色不对，忙改口道：“借一步说话。”待
走到庄外半道上，眼瞅四下无人，他猛地拔出
手枪，抵到那人腰间，那人立马瘫软到了地
上。“好汉饶命！”捣蒜似地磕头求饶。朱兴堂
厉声说道：“以后不许乱说，否则要你小命。”从
此，这个卖香油的同行躲得远远的，再也不敢
在附近露面了。

袁家村爱国主义展览室里，保存着抗战时
期的桌子、织布机、水桶、纺车、推车、铜铃等，
记录着袁家村人民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棉
花纺车和运送粮食的独轮车，见证着枪林弹雨
中，袁家村的村民给予人民子弟兵的无私支
援。历经百年的铜铃，不仅是上下课的号角，
也是为党的地下工作者通风报信的工具。不
论是村民还是放哨的老师，只要看到敌人或者
陌生人，都会按照约定的一长两短打响铃声，
在不知不觉中做好一切应对措施，让敌人一无
所获。

在袁家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院落斜对过
数米的地方，是袁家小学遗址。现如今的袁家
小学，仍书声朗朗，校门两侧挂着“袁家小学家
长学校”“清河镇袁家小学”的牌匾。

袁家小学，不仅是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
还是培养进步师生和革命群众的摇篮。据介
绍，学校培养省部级干部及科技教育人才三十
多人。在校内的一间屋里，记者看到了正在修
复中的地道遗址。抗日战争时期，这个地道掩
护过很多革命志士和爱国人士。当时有广泛
影响力的《湖西日报》就在这里印刷，还秘密印
刷了抗日宣传小册子，先后翻印了《论持久战》
《蒋党真相》等，用于传播进步思想，鼓舞群众
斗志。

袁家小学初创时因陋就简，几经努力，到
抗日战争前夕已初具规模。抗战中前期，袁家
村处于日伪统治下的敌占区，共产党的工作人
员潜伏于袁家小学，以教员职业为掩护，开展
抗日救亡工作。其中涌现了一批抗日志士，有
在抗日战争中参加游击队的女中豪杰袁淑文，
有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斗洗礼、50年代
初期担任地师级干部的黎民（袁凌云），有1938
年赴延安跟随党中央干革命的巾帼英雄鲁烽
（袁庆云），有面对敌人的酷刑英勇不屈、就义
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钢铁战士王沿海。

解放初期，是袁家小学文化教育的鼎盛时
期，周边县市的学子们慕名而来，人才辈出，有
考上北大的袁良骏、考上清华的刘树德、考上
南开的袁修成等，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为国家
做出各自的贡献。

2015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基于袁家村在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所做出的贡献，袁家村村两委筹
建了袁家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7年7月1
日，袁家抗日小学革命历史展览馆正式落成。
7月，鱼台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鱼台县党史教
育基地揭牌。12月，济宁市党史教育基地揭
牌。

袁家村的革命历史活动，是以袁家小学为
中心开展的。学校1920年创办，101年筚路蓝
缕，培养造就了大批国家栋梁之才和精英人
士。此外，以党员为核心，学校组织了学友会，
团结进步同学，秘密学习《论持久战》《论新阶
段》等革命书籍，阅读根据地出版的《湖西日
报》和一些进步小册子等。

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先后奔赴前
线参加革命工作。在抗战期间的敌占区，袁家
小学真正成了一所地下抗日小学，金济鱼交界
敌占区革命工作秘密交通站，以及这一带地下

工作的指挥中心。原鱼台县委书记王振扬把
这里作为县委机关，与县委成员赵芳洲、杨汝
岱等同志在一起办公，研究革命工作，这里一
度成为老县委所在地之一。

一个村庄，一个小学，如同一张紧密的大
网，把周边的共产党员团结保护起来。在袁家
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袁家小学校内，数百件
实物及图片资料，展现了革命先辈开展工作的
艰苦历程。

“这是一个红色的村庄，革命圣地美名远
扬，抗日小学传马列，舍身为国保家乡。女届
名达铸大爱，玉如兴学万世仰，培养栋梁遍神
州，不忘初心创辉煌。啊！红色的村庄，永远的
向往！红色的村庄，永远的向往！”袁家村的村
歌，从悠远的天空飘来，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袁家小学，红色村庄里的革命摇篮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本报通讯员 缪学振

一眼老井，一幢房子，
一方水岸，串起一个故事，
真实、鲜活的故事，至今已
在这一带流传了八十年，
而且是游击健儿征途中悲
壮的一幕。

1941年12月下旬的
一天，被誉为“飞毛腿”

“飞虎队”的铁道队，大队
长洪振海、政委杜季伟、
副大队长王志胜率领短
枪中队人员，一行三十多
人落脚微山湖东北岸边
的村庄——黄埠庄。

昨天他们从临城（今
薛城）六炉店村逮来两个
叛徒特务，拴在东西穿庄
而过的泇河南岸边的教
堂内。教堂原名龙母三
娘庙，现已废弃，旧址上
仅存六百年来仍然虬枝
盘曲、荫蔽森森的大槐
树。

村庄南端有个大户
人家殷延明的老宅院。
当年，门东两层小楼房，
一亩多地的院子，大门前
地势开阔，一展朔风凛冽
的二湖涯，湖上还冰凝着
大船、小船和一些枯萎凋
谢的芦苇与菰蒲草。驻
扎这里的铁道队到早上
八九点钟该吃清起饭的
光景，不免要饮上一点御
寒的老酒。

时光还要追溯一年
多之前的1940年7月，八
路军苏鲁支队与中共沛
滕边县委决定，在黄埠庄邻村蒋集合编鲁南铁道游
击大队，下分四个中队。后来人们习惯看他们的携
带，又称短枪队和长枪队。此时，长枪中队已留在
湖里的微山岛进行冬训。

正当队首长与队员们吃煎饼喝糊涂的时刻，突
然一阵枪响，是我方站岗的两名新队员发现敌情后
鸣枪报信的。

这一声枪响，阴差阳错地引来了敌人。大约一
百余名日伪军，正准备包围距黄埠庄北两华里的乔
庙村，一听黄埠庄打枪，便“呜哩哇啦”朝这边赶来。

这一声枪响惊动了正在吃饭的队员们，一块煎
饼没吃完，一碗糊涂没喝完，同时还有两百多号村
民正在做饭或吃饭的空当儿。“敌人不让俺过，俺也
不让他们过。”这是洪振海留给战友们的最后誓
言。大队长决意先阻击敌人。杜季伟紧接着说：

“要打，留几个疏散老百姓，把长枪队拉来！”的话音
刚落，只见洪振海已操起枪，准备跨向村东头一块
制高点。

这年寒冬，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相持的艰
难岁月，附近接壤的夏镇（今微山）、临城、沙沟已盘
踞敌人。洪振海凭着革命的英雄气概，义无反顾地
带头冲向来犯之敌。

对岸的敌人惊叫着四散趴下，架起机枪疯狂扫
射。洪振海和队员们冒着“嘟嘟嘟”射来的子弹，拼
死抵抗。不多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洪振海头
部，大队长英勇牺牲。王志胜见状，一边指挥队员
往西移动吸引敌火力，一边掩护队员大个子抢救大
队长。大个子旋即把洪振海遗体移至堤旁菜园地
的麦草垛，将垛推倒倾盖。

杜季伟快速疏散群众向湖边转移，有队员报告
说，拴在教堂里的叛徒特务怎样处置？杜季伟命令
赶紧押走。叛徒特务听到激烈的枪响，以为同伙来
救他俩，一直拖着不肯快走，名叫小苏孩的翻译官
还大声嚷嚷：“你们不要跑了，快投降日本人吧！”刚
一出村，怒火之下的杜政委就命令枪决了这两个民
族败类。

敌人抢渡村北过泇河的小木船，登岸径直向村
庄，见人就杀，伤亡数人。攻进南边殷家宅第时，眼
前正是铁道队未吃完的清起饭，野蛮的敌人兽性大
作，焚烧三十多户民房，一个劲朝群众转移的湖边
打枪，却不敢往纵深推进，在庄子折腾大半天离去。

傍晚与群众一起撤到湖边的铁道队，又回到了
被日寇蹂躏过的村庄，找到了麦穰草覆盖下的洪振
海。他们从乔庙村借来一口柏木棺材，趁着茫茫夜
色，把洪大队长埋葬在蒋集村边的泇河旁，第二年
迁至他的出生地滕州羊庄镇。

洪振海牺牲后，队员中有少数退缩的情绪，个
别人叛变投敌。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上级党组织
及时任命刘金山为第二任大队长。小说与电影“刘
洪”的原型，就是洪振海、刘金山共同的游击大队长
形象。

微山湖这个呈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型湖泊，
位于苏鲁交界的广阔区域，诞生并发展壮大了多支
抗日武装力量，他们以大湖为依托，迅速有效地打
击敌人，建立了通往延安及华中、华北的“湖上秘密
交通线”。

黄埠庄东靠津浦铁路，南沿浩淼无垠的大湖，
这个滨湖的小小村落，如同千千万万村庄一样，红
色基因在这里扎根、生存、壮大，变成抗日最前哨，
汇成革命的洪流。村里老人回忆说，杜政委在战斗
的间隙常停留黄埠庄，每次都到学校给学生们授
课，下课的时候还和学生们一起踢毽子”。

日本投降前后的1945年间，作家刘知侠只身
来到黄埠庄实地采访。后来刊发在1987年第1期
《新文学史料》和再版小说《铁道游击队》创作经过
时写道：“1941年12月（文内误为1943 年）一次难
忘的战斗……。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最最心
爱的大队长洪振海在这块高地上牺牲了。我俯视
着洒了老洪鲜血的这块土地，枯黄的草丛下边已冒
出嫩芽。我站在那里，久久不能平静”。

历史没有忘记，上世纪50年代，上海电影制片
厂来完成拍摄任务，工作人员就曾得到老百姓捐献
的洪振海烈士遗物，他牺牲时所戴的一顶礼帽，以
及许多动人的事迹。

殷家的老宅老院，门前那口石砌的老井，曾给
予多少人生命的力量，也明澈着革命征程这一页。
院中那尊被日寇残损过的碓窝，静静地坐在院落
里。这方楼院，曾给予多少抗日队伍栖身、补养和
温暖过的时日，一并化作勇猛的战斗豪情，永镌刻
在革命历史的丰碑。

铁道队，黄埠庄，有一顿没有吃完的清起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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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说：“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是互为依
存的鱼水关系。”我完全赞同。没有编辑幕后
逐字逐句看稿与修改润色，作品就无从发表；
离开了作者用心写稿、热情投稿，编辑也是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这两年，
从编辑回复的一封封邮件里，我切身感受到编
辑对我这个草根作者的关心与鼓励。

以前在军营刚从事新闻宣传时，稿子采写
后，不是通过邮局寄到编辑手上，就是千里迢
迢送到报社。或许经历过“写稿像呆子，送稿
像兔子，退稿像傻子，登了稿子像疯子”的成长
过程，我对编辑一直十分敬重，对他们长期的
悉心指导与帮助心怀感激。

如今已进入无纸办公模式，只需轻轻一点
鼠标，稿子瞬间抵达。方便快捷不说，还拉近
了作者与编辑的距离。于我而言，每当看到编
辑精心设置的一些自动回复，都倍感贴心暖
心。无论是“您发给我的信件已经收到。感谢

您对本报的支持。我会及时编审稿件。还请
您继续支持我的工作”等礼节性回复，还是“来
稿时请标注省市、题材、字数，并注明身份证号
码、开户银行以及账号，以便于发放稿费”等温
馨提示，字里行间满是编辑围着作者转、替作
者着想的服务理念，使作者第一时间消除稿件
是否收到的顾虑，对报纸的条条框框一目了
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每当收到编辑的回复，我都认真阅读，唯

恐遗漏了什么。我深知，与文字打交道是一件
苦差事。编辑每天从海量来稿中，精挑细选出
几篇符合版面风格、直抵读者心灵的作品，一
定有着“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
不易。

作为作者，我们在苦心经营、打磨稿子的
同时，对编辑给出的注意事项，必须加以关注，
逐一对标，认真落实，以举手之劳为编辑减少
不必要的工作负担和麻烦。俗话说：“与人方

便就是与己方便”。
诚然，在收到的众多编辑回复里，莫过于

开启信箱的瞬间，惊喜地发现编辑发来的约稿
通知、改稿意见、用稿链接等，那份兴奋、那份
欢喜真是难以言表。

虽然我们从不曾相识，但是通过文字，使
我感受到了，在这个步履匆匆的节奏里，编辑
对一个文学爱好者的厚爱，彼此借着文字相互
取暖的一抹温情。点点滴滴汇聚在邮箱里，延
续在心坎上，呵护我、扶持我鼓起勇气，笔耕不
辍，在文学的道路上蹒跚着坚定走下去。

编辑默默无闻地耕耘在媒体背后，用邮
件、电话、微信等方式，架起与作者快捷沟通的
桥梁，用文字、图像和声音，呈现社会百态，奏
响时代最强音。

记者节临近，我惟有采撷一枚深秋火红的
枫叶，连同一份深情的祝福，打包在邮件里，请
您查收。

记者节，我的祝福请您查收
马晓炜


